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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说

本版插画 董昌秋 胡文光

灯影朦胧
一出舞剧
东方天鹅湖
正隆重上演

近在咫尺
只要打开窗户
只要踏着春风
只要向着东方
向着碧水凌河大声一喊
啊哦啊哦……
那一千那三千那一万洁白裙裾
正踮起芭蕾脚尖
在碧流的湖面
起舞翩翩

当那春风的天幕徐徐升起
大地就像突然打开了蜂箱
所有的蜜蜂
顿时落满所有的诗歌
落满所有的花朵
顿时，那甜甜的蜜香
就落满整个城市

是的，放眼望去
一台古典舞剧
正在三燕大地隆重上演

清明，雨落杏花

一种轻微的战栗漫开……

初春的大地
多少叹惜与唏嘘
垂首于薄寒的风
没有凄啕
忍住刺骨的疼痛
多少怀念与呼唤
多少路上的行人
在拭去
一瓣瓣无声的滚落

杏花无语
就这般地知情知义
年年清明
如此断魂

驴皮影

许许多多古代故事
在影子里载歌载舞
络绎不绝
看客们，都津津有味
品评着善、恶、忠、奸
影儿戏
都是人影儿……

大凌河上
天鹅舞
（外二首）

朱 赤

老孟拄着一根拐杖站在村前
的老榆树下，背影也像那棵沧桑
的老榆树。他的手粗糙得像一把
锉刀，把那根拐杖磨得油光锃亮。

风来，榆树钱儿唰啦啦飘
落。嫩绿，轻旋，落在老孟的白发
上，像几朵小花。老孟感觉不到
榆树钱儿的存在，哪怕拂过脸颊，
落了一地的绿花。老孟表情凝
重，眼睛里藏着故事，像树干上的
两个黑洞，死盯着捆绑在老榆树
上的那根红布绳。发呆，叹息一
阵，老孟放下拐杖，伸出一只颤巍
巍的手解下那根红绳。

老孟捧着那根红绳坐在老榆
树下，在心里默数着上面的绳结：
1、2、3……数到30，他想到了患脑
血栓去世的老耿，不禁老泪纵横。

30多年前，就在这棵老榆树
下。老耿领着全村103户家中主
事的男人，吵吵闹闹地围住了他：
孟书记，咱河湾村七八百人，除了
向土里刨食，再也没有进钱的事
项。你看这100多户，一大半住的
是低矮的茅草房。村东头的低保
户老付头，那两间房子一到连雨
天就漏雨，来两场大雨就能把房
子整个浇趴下。你头脑灵活，还
有一个在城里经商的儿子，多想
想办法，领着我们大胆干吧。

老孟眉头紧皱，眉心处拧成

一个疙瘩。是啊，河湾村这么多百
姓，啥时才能致富呢？这致富路又
在哪儿呢？老孟不止一次跟在城
里打拼的儿子商讨过。儿子思来
想去说，我倒腾服装，对别的也是
一窍不通。不如这样，先让村里人
集资，在村里建个养鸡场。然后领
着大家种植人参，再建一个人参加
工厂，几年下来，一定会有收获。

老孟眼睛一亮，随后又暗淡
了下去，叹口气说，咱村各户哪有
那么多闲钱啊，能办起一个养鸡
场就不错了。

那一夜，老孟躺在炕上，仿佛
贴了一锅烙饼，翻来覆去睡不着，
干脆坐起来，拿了纸和笔，在村东
头的空地上画起了一个养鸡场。

午后的阳光暖意融融，榆树
叶在风里婆娑起舞，挨挨挤挤的
影子在老榆树下斑驳着。树下人
声喧嚷，一双双眼睛齐刷刷地盯
着老孟面前的那只筹款纸箱。

李家出 200 元，张家出 100
元，赵家出50元……老榆树下，老
耿带头拿出200元钱，郑重地放进
筹款箱里。他的身后是站成一排
的村民。

老孟拿着账本认真记着，他
的心澎湃起来：众人拾柴火焰高，
只要人心齐，泰山也能移，哪有闯
不过去的火焰山。一天下来，村

里人几乎掏光了家底，才筹了一
万多元。老耿满脸忧愁地问，这
些钱够吗？老孟说，不够也不怕，
剩下的让我儿子先垫上。

养鸡场建起那天，一双双热
切期盼的眼睛，齐刷刷地扎进了
那一排简易的养鸡房。为了省
钱，家家户户都分养了几只母鸡，
自己孵蛋，还拿出自家的粮食磨
出鸡饲料，轮流看护饲养。老孟
无论多忙，每天都到养鸡场转几
圈，和村民一起小心翼翼地看护
着那些活泼的小生命。老孟在它
们的身上，仿佛看见一排排红瓦
新屋，看见一个美丽的小村庄。

转眼间过了三伏天。一个雷
雨交加的早晨，老耿突然气喘吁
吁地闯进老孟的家。孟书记，不
好了！养鸡场一夜之间死了100
多只鸡，这可如何是好啊？老耿
说完抹了抹头上的雨水，愁眉苦
脸地蹲到地上。

老孟也慌了神，拽起老耿说，
走，去邻村找兽医李！说完，两人
一头扎进大雨里。兽医李来到养
鸡场看过那些打蔫的鸡，摇头说，
是瘟疫，无药可救了。

老孟一夜没合眼，熬红了一
双眼睛，想了几个土办法，在养鸡
场里撒石灰，通风，可鸡还是不断
死去。不到3天，养鸡场只剩下20
几只鸡了。

老孟和老耿蹲在养鸡场里，
一个低头不语，一个猛劲儿抽
烟。老耿叹口气说，两万多元
啊，都打了水漂了！老孟说，欠
下的债，我来还，只是我无脸面
对乡亲们呀！老孟那天回家找
出一块红布，刺啦刺啦地撕出十
几条，结到一起，拧成一根红绳，
拦腰绑在村前的老榆树上。

从那天起，老孟便开始了另
一种生活，省吃俭用，每积攒一笔
钱，就去还给村民。李家、张家、
赵家……每还一家，老孟都要去
老榆树下，在红绳上打一个结。
一年，两年，三年……老耿心疼老
孟，几次三番地说，我和你一起
还！没承想，第4个年头，老耿却
意外患了脑血栓……

31、32、33……老孟继续数着
那些红绳结，多年的心结也一个
个化解。老耿啊！前些年，乡里
知道了情况，帮咱们村重新选址，
还派了养鸡专家，低息贷款给我
们，建起了一座现代化养鸡场。
几年后，不但帮着咱们还清了欠
债，还让咱们村富裕起来了。你
看咱们村现在变得多美呀！青砖
红瓦的房子，果林遍地。当年，我
们做梦也不敢想啊！

老孟自言自语着，又把那根红
绳重新绑到老榆树上。他松了一
口气，嘴角挂上一抹幸福的微笑。

老榆树上的红绳结
孙玉秀

天气分外晴朗，蓝得澄澈，
高耸的古塔在纯净的天空勾勒
出刚劲的线条，天与地就连在
一起。这是座宋塔，与东边不
远处的另一座古塔兄弟般并
峙，被称为妙道寺双塔。我每
天都多次从两座塔前走过，望
双塔耸立，白云舒卷，古代建筑
特有的文化气息好像在眼前氤
氲开来。我突然想到了工匠，我
和我的乡邻，天天看这两座塔，将
这两座塔视为地标，引以为傲，赞
之为唐风宋韵。却从没有人想过
这两座塔是谁建造的。若是一本
书、一篇文章、一首诗词被如此关
注，早就不知有多少人为寻找作
者考证了多少遍。这么两座屹
立千年、堪称国宝的古塔，却从
没有人在乎建筑者是谁。

查阅了资料，其实很简单，
建塔者的名字明明白白写在
地宫碑记上，没人在乎罢了。
谈了此塔的方位、形制“广方
四角，高耸玖层”之后，地宫碑
记文末记载：“修塔匠人乔真”。

如此精致、雄伟的古塔，竟
出 自 一 位 普 通 的 民 间 工 匠 之
手。就是这位叫乔真的匠人，用
自己的方式，为后人留下遥远的
宋代信息，从建筑风格到民间信
仰，他的叙事方式是直观立体的，

穿越历史，跨越时空，但是，没有人
像在乎一首小诗一样，在乎他的著
作权。因为，他只是位匠人，做的
是与泥水砖瓦打交道的粗活。

地处山西芮城县的永乐宫，有
中国现存唯一的元代宫廷建筑群，
其中三清殿的大型壁画《朝元图》代
表了中国古代壁画的最高水准，400
多平方米的画面上，祥云缭绕，瑞气
浮动，290位神祇的画像层层叠叠，
盛大的场面，众多的人物，流畅的线
条，绚丽的色彩，既气势宏大，又纤
毫毕现，至今仍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艺术巅峰，若是文字，可称得上鸿
篇巨制，其表述方式可称得上宏大
叙事。可能没人想到，描绘这伟大
画作的人连画家都称不上，该怎样
称呼他们呢？匠人，对，画壁画的
匠人。壁画诞生后，甚至没人知道
画匠的名字，几百年后，考古工作
者才在三清殿神龛东北角上方的
一组题记中发现了他们的名字。

“河南府洛京勾山马群祥、长男马七
待诏，作正殿前七间、东山四间、殿
内斗心东面一半、正尊云气五间。
泰定二年六月工单（毕），门人王秀
先、王二待诏、赵待诏、马十一待诏、
马十二待诏、马十三待诏、范待诏、
魏待诏、方待诏、赵待诏。”原来是一
位画匠带着他的几个儿子和几个徒
弟所作。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乡间常

见到的匠人班子。
以后，游览观看各地古建筑和

古器物，我都会留意有没有工匠的
名字，多数情况下，都令人失望。
中国古代只有工匠，没有建筑师。
因为工匠的无足轻重，古人、今人
只注重建筑、器物本身是否有价
值，没人在意是谁制作的。

我从这些古建筑、古器物中看
到了历史。人类文明的延续，固然
有帝王们的改朝换代，有武将们的
沙场驰骋，有文人的书翰弄笔，更
立体、直观的，其实是工匠的制
作。帝王将相的故事很精彩，留在
纸上，刻成碑碣，供后人津津乐道，
却只是如烟往事，过眼云烟，只有
工匠们的默默劳作，留下了实物，
可以观瞻，可以触摸，可以感知，还
可以联想。

人类文明传承的途径，最令人
信服的实物竟然是由不起眼的工匠
留下的。在国家博物馆，有一种感
受很强烈，那么庞大的展厅，满满当
当，陈列有序，看似展示的是不同
的时代风貌，不同的文化风景，不
如说展示的是工匠技艺。新石器
时代太遥远模糊，连文字都没有给
后人留下，却由工匠们留下了陶
器，黑陶、彩陶，纹理、彩绘，只用那
么简单的工具，不管是由一双什么
样的手做成的，传递的都是上古信

息。最令人感动的是青铜器，四
羊方尊、蔡侯申铜方壶、七牛虎耳
铜贮贝器、乳丁纹青铜方鼎，一件
件看罢，赞叹器物的巧夺天工之
后，进而联想，整个青铜时代，其实
是由制作这些器物的工匠们表述
的，连那些甲骨、竹简上的文字也
不例外。与后世史官们浩繁的文
字相比，他们的叙事华丽而又简
洁，真实到可以触摸，立体到可
以多方位观看。

人类脱离蒙昧至今，经历
了数千年，工匠是历史叙事的
全程参与者，即使文字诞生
后，工匠仍然是历史叙事的重
要参与者，与史家、作家和艺术
家的贡献是一样的。

帝王将相由史官留下了名
字，文人墨客用作品留下了名
字，所谓千古风流人物，大多是这
么表述的。工匠们好像根本不在
乎这些，做完了自己的事，得到该
得的酬劳，然后去养家糊口，去过
平凡的生活，至于留下的以后归
谁，与自己无关。但他们的作品
是实实在在的，集实用、艺术、文
化、历史于一体，不光当时供人
使用、观赏、把玩，而且还会留
下深深的印记，像浮动于空中
的歌，若描绘在大地上的画，如
泣如诉，如梦似幻，直至永恒。

工匠叙事

春天来了

遥看的草色
又一次泄露了
春天的消息

风缓缓地吹着
每一条道路的拐弯处
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雨做的云朵，用一阵风
成为知时节的样板
孩子们在细雨中奔跑、追逐

放风筝的小女孩
不管怎么奔跑
风筝就是飞不起来
她满头大汗，一次又一次地
验证自己的百折不挠

那个摆摊的人
凝视呢喃的飞燕
把窘迫挪了挪
心底泛起片刻的欢愉

我想在这里度过一生

草悄悄从山坡蔓延至家门口
柳树悄悄换一件鹅黄外衣
风中飘荡着梨花的清香

村头的一堵土墙旁
几位老人闲话桑麻
他们一直生活在村里
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阳光穿透他们的身体和心灵

谁家的菜煳了
谁家的孩子
偷吃了别人家树上的梨
谁家的毛驴一溜烟跑出村外

我想在这里度过一生
太阳一直这样温暖
人们一直这样善良

一小块土地

挖走沙砾，换上肥沃的黑土
栽苹果树、桃树、枣树
一小块天空下
有了一小块土地

春天，开很多很多的花
粉蝶在空中穿梭
蚯蚓在地下蠕动
秋天收获很多很多的蔬果

吃不了那么多
一筐筐送给街坊邻居

父亲不只一次告诉我
庄稼人的好日子
就是把自己狠狠地摁在土地上

我的一小块土地
和头顶上一小块天空
就是我的祖国，为我搬运着
不一样的生活

戴草帽的土地

去山坡锄地
阳光从空中倒下来
皮肤晒得发亮
一顶草帽抵御炎热
气候无常，飘来一大片乌云
要下雨的样子。把草帽扔到地上
趁着凉爽，抓紧干活

很快，十几块地锄完了
拄着锄头数一数，少了一块
一块地，不可能丢失
难道有愚公把它移走

怏怏拿起草帽，看见
一块巴掌大的土地
长着三棵胆胆怯怯的谷子
巴掌大的土地也是土地啊

躬下身子锄地，绣花一样
明年把这块石头挪开
扩展一下边缘
还能多种两棵

喀左：塞外水城

这天上来的水
沿着山脉的走向找到去路
在龙源湖，流水和时光都被截住
成为一面巨大的镜子
只有水鸟追逐着云片在飞

一万亩水域，北方的西湖
如果按人头分，我会有
六十平方米水面
比家里的菜园子还大
想想就让人开心

在喀左，我爱上了水
就像爱我美丽的祖国
我说的喀左，在河之西
河是大凌河
西，是西天取经的西
两岸劳作的人
都是河的子孙

我想在这里度过一生
（组诗）

王文军

早春去城边的山上走走，竟也有
许多惊喜和收获。

置身莽莽山林，远处松涛轰鸣，
似有千军万马、滚滚春潮呼啸而来。
眼前却是安然幽静、波澜不惊。我背
靠一棵粗壮的松树，静静地享受着
林中的早春景色，吮吸着山野里的
早春气息。斑驳的阳光洒落在身
上，像用温水淋浴一样舒适；刚才还
有些凉爽的春风，在这里竟然有了
人情味，成了“吹面不寒杨柳风”，柔
情似水，叫人心花荡漾。不远处的
一块空地上，两位中年妇女在静静地
打着太极拳，她们与寂静的山林融为
一体，安逸、愉悦、祥和、幸福，成为最
生动的早春图。

忽然，一只雉鸡“嘎嘎”地叫着于
头顶飞过，划出一道绚丽的弧线。雉
鸡的羽毛以蓝色、绿色为主，点缀少
许红色，在阳光下飞翔，姿态翩然，色
泽光鲜。一只小巧的松鼠，全身黑
色，显眼的上翘尾巴，几乎占了整个
身体的三分之一，松鼠从一棵树跃到
另一棵树，像风一样洒脱自如，让人
更感春天的轻盈。

山中的静涵桥，以往都是匆匆走

过，我从未像现在这样细致地观赏
它。桥梁是钢质结构，桥面铺着原色
木板，桥的栏杆有粗粗的麻绳和钢
筋，钢筋被缠上了细细的麻绳，恰与
整座桥古朴的风格相吻合。

桥下是去年新建的小荷花池，去
年夏天，站在桥上赏荷花还在眼前，
而 如 今 桥 下 却 是“ 残 荷 枯 叶 立 寒
塘”。残荷虽失去了夏日的高洁之
美，却凸显了一种沧桑之美、孤傲之
美。残荷在一冬冰雪的禁锢下，风骨
犹存，用它残缺的枝与叶苦苦守望着
春天，守望着春暖花开的信念。

斜长在沟沿上的一棵榆树，主干
若碗口一般粗，树皮灰黑，像老人粗
糙、僵硬的手。而树顶上的枝条却柔
润许多，细细观看，灰白的枝条上缀
满了一串串高粱米粒大的紫色花蕾，
那花蕾远没有杏花骨朵那样妩媚娇
艳。而榆树的现蕾期比杏树早了近
两个月，是榆树的花蕾最先将春的倩
影挂上了枝头，让娇嫩的春在乍暖还
寒的春风里摇曳生姿，让羞涩的春天
有了潇洒浪漫的梦想。

榆花欲绽，百花盛开的日子不再
遥远。

山林春晓
杨广大


